
今年是《西藏日报》创刊 70 周年，回望来时路，我与这份报纸结缘，至

今已有整整 30年。

1996 年，我刚满 16 岁。因年少时未曾接受过正规教育，我只能自学藏

文。那时，《西藏日报》是我每天的必读物，看着版面上一篇篇鲜活的新闻、

一个个熟悉的作者名字，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朴素而执着的疑问：这些文字，

是如何登上报纸的？

带着这份好奇，我向邮局工作人员请教。他们说，文章都是作者主动

投稿，经报社编辑选用后刊发的。那一刻，我豁然开朗。原来，普通人也可

以提笔写作，也可以让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这个答案，在我心中种下了

一颗写作的种子。

自此，我开始尝试写稿。没有任何经验，只能一遍遍对照报纸上的新

闻稿模仿学习。在县邮政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下，我将写好的稿件寄往西

藏日报社，之后便开始了漫长而焦急的等待。报纸一到手，我就逐版逐页

寻找自己的名字。每次去邮局寄稿，工作人员都会关切地问我：“稿子登出

来了吗？”我只能笑着回答：“还没有。”

1998 年秋天，我的第一篇新闻稿终于在《西藏日报》上发表了。没过几

天，我就收到了稿费通知单，在邮局领到了 12 元稿费。看到自己手写的文

字变成印刷体，我内心满是感动，小心翼翼地将那份报纸珍藏起来。

此后，我坚持每月向《西藏日报》投稿。大约一年后，我被邀请加入报社通

讯员队伍。报社每个季度还免费为我寄送《西藏新闻界》。这份小报在采访技

巧、新闻写作等方面给了我极大指导和帮助，让我的写作水平不断提升。2000

年前后，我的投稿内容逐渐丰富，除新闻稿件外，还积极创作文学作品、随笔等

各类文稿，每年在《西藏日报》发表30至40篇文章，其中不少作品至今珍藏。

2004 年，我揣着这几年积攒的一叠剪报，专程去拜访素未谋面的《西藏

日报》的老师们。见到索南、顿珠等几位编辑老师时，我递上自己的剪报合

集，向老师们介绍了自己。没想到老师们格外热情，不仅仔细翻阅了我的

作品，还耐心跟我讲解新闻写作的技巧，知道我有文学创作的想法，叮嘱我

“文学要扎根生活”。

2010 年，在那曲市政协成立 50 周年庆祝活动上，我承担现场拍照任

务。会场上，一位年轻记者也在拍摄，我们相互问候，并留下联系方式。没

想到，正是这位老师带我走上汉文写作之路。他就是西藏日报社驻那曲记

者站的赵书彬老师。

认识赵老师后，他耐心教我汉文基础知识，与我共同交流研究藏北历

史文化。在长期的学习交流中，我的汉文水平逐步提升，阅读能力、听力和

日常交流能力不断进步。我的汉语文学习之路，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生动写照。

后来，我与赵老师合作编撰那曲市相关文献辑注，也萌

生了用汉文表达心声的想法，慢慢尝试撰写汉文新闻稿件。

去年，我投出了我的第一篇汉文稿件，经过编辑老师的精心

修改打磨，作品顺利发表。这让我更加坚定创作决心：今后

不仅要用藏文创作，更要用汉文写作，让更多人读到我的作

品，让各民族共享西藏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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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 9 月 19 日下午，在一家报刊亭里，我第一次邂逅还是黑白印刷的

《西藏日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至

今，我依然记得头版头条的新闻标题。对于刚刚离开故乡、初到高原的我来

说，她像拉萨的夕阳一样，给人一股融融的暖意，仿佛在欢迎我的到来。

在西藏农牧学院读书期间，学校为每个班级订阅了《西藏日报》，之后，她

就成了我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的重要载体。但我最爱看的是“雪莲花”副刊，

梦想有一天，自己写的“豆腐块”也能成为“雪莲花”的一片花瓣。

在错那县（现在的错那市）觉拉乡工作期间，我看到的《西藏日报》都是

一周甚至半个月以前的报纸，但我依然读得津津有味。有段时间，我甚至可

以用在学校学到的藏语，读《西藏日报》和《人民日报》藏文版的新闻标题和

简单的内容。每天下午，我都会站在乡卫生院的坝子上，看有没有从县里来

的车——无论是运货的大车，还是县里干部下乡或乡里干部出差回来的小

车，都有可能捎回《西藏日报》和家信，乃至外面的消息。每次一拿到《西藏

日报》，从国际动态到国内新闻，从专刊到副刊，从理论文章到评论，我都会

认认真真地读。精彩的论述和文字，我还会抄录下来，甚至去背诵。有时候

怕同事和群众笑话，就悄悄地找一块庄稼地，对着青稞、小麦、油菜和豌豆大

声地读。读完了，我甚至觉得它们也听懂了，在风中微笑着点头。

在当时的山南地委组织部工作期间，我们地区及各县各项工作经验和

新闻报道经常刊登在《西藏日报》上，我也在《西藏日报》上学习借鉴兄弟地

市和县区的先进经验，《西藏日报》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助手。我的名字第

一次登在《西藏日报》上，是 2012 年山南地区推进选派第一书记全覆盖工作

时，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句话，但是我和《西藏日报》融为了一体，成为了她的

一部分。

在十多年从事组织人事工作的经历中，我接触到了许多基层党员干部，

他们不仅是“两路”精神和老西藏精神的创造者、传承者，也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者和力行者。于是，我开始撰

写《西藏记忆》系列文章，把各族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感人事迹写成小故事，记

录他们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基层的奉献、对人民的赤诚，以及对美

好生活的追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尝试向《西藏日报》投稿。刚开始，

也是石沉大海。经过反复修改，终于有《边境书记》《阿玖尼尼》《穿越千山万

水来爱你》《柴油叔叔》等一篇篇文章刊登在《西藏日报》上。我和《西藏日

报》一起，记录下了在西藏革命建设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他们感天动地的

故事。

到拉萨工作后，我写的《假如你在山南遇见我》等诗文先后刊登在《西藏

日报》副刊上。那时候《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刚开始运营，我的许多文章又

被编辑们再创作，变成有声文字，在“读西藏·晚安”栏目中播出。我的文字

就这样随着主播们甜美的声音，走进了一个个读者和听众的心里，在一个个

黑夜里引发共鸣。有的朋友听过后给我打电话，谈他们的感受，也有人指出

文章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西藏日报》成了我成长进步的“助推器”。

快 30 年了，《西藏日报》早已成了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每天

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西藏日报》微信公众号，翻看当天的报纸。那

是真实的世界、火热的西藏，也是新时代前进的脚步、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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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79 年 6 月到 1986 年 2 月，我受河南日报社委派，到西藏支援《西藏

日报》办报，被分配到西藏日报社驻那曲记者站。

那曲长冬无夏，寒冷干燥，牧区的燃料主要是晒干后的牦牛粪。这里的

牧民居住点和放牧点都十分分散，相距很远。我们骑马下乡采访，常常半天

赶不到一个牧民居住点或放牧点，找不到地方吃饭。每逢这时，我们就找一

个有淡水水源的地方停下来，分头寻找干牛粪作柴火，点着火，支上汉阳锅

烧开水，再把自带的干馒头烤热，就着开水吃馒头，有时也煮些糌粑糊糊吃。

1980 年 11 月初，我和记者站的陈忠传到巴青县采访，住在县招待所一

间土墙铁皮顶、铺有几张老羊皮打地铺的房子里。招待所每天送来一筐干

牛粪供我们作燃料。此时，藏北高原已是严冬，这点牛粪白天烧水、做饭，到

夜晚取暖时就所剩无几，不到半夜就被冻醒了。由于大雪封山，招待所也无

法到牧民那里购买更多的牛粪。第三天，我们到县城附近的拉西公社采访，

从一条小山沟路过时，看到山沟两旁生长有低矮的灌木丛，有一些比小拇指

还要细的干枯枝条散落在地上。陈忠传说，咱们可以把这些枝条捡拾回去

当柴火。采访回来，我们捡了一小捆干枯枝条带回招待所生炉子。在之后

的十几天里，我们每天吃过午饭就去捡柴火，以免除夜间受寒挨冻之苦。

西藏日报社对驻那曲记者站实行特殊政策，无论需要多少牛粪都予以

报销。然而，1984 年，藏北牧区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牛羊死亡率高，牧业年

景不好，牧民收集的牛粪数量减少；加上八九月份雨雪天气多，牧民收集到

的牛粪也无法晒干和储存，不少地方连牧民所需的燃料都比较紧张，更没

有多余的牛粪出售，记者站托各种关系买到的牛粪，甚至不够使用一个

月。我看到有些单位的人员开着汽车到草场上捡牛粪，于是也带着站里的

几位年轻记者去捡牛粪。记者站没有汽车，只能骑着自行车到那曲镇周边

的草场上捡拾。周边的草场面积不大，牧民饲养的牲畜少，草地上的牛粪

也不多。我们一连几天出动，也没有捡到多少牛粪。到记者站工作不久的

青年记者郑维富听说废弃轮胎可以烧火，而且耐火，就一直留意着哪里有

废弃轮胎。他在采访时发现青藏公路旁边的一个垃圾坑里有一个废弃轮

胎，就将它捡了回来。我们用斧头、刀子把它劈成碎块，备作燃料用。

一天，我到那曲县办事的途中，看到一处停工的建筑工地上，散落有一

些碎木片、小木条和烂树皮，回到记者站后就带人前去捡拾。正在捡拾时，

有人来巡查工地，来人是一个长期在那曲承包建筑工程的安徽人。我因多

次采写过他们承建高原太阳能采暖房等工程的报道，与他很熟悉。他惊讶

地问我们捡拾这些破玩意干啥？我回答说记者站缺乏过冬的燃料。他说：

“这些东西捡回去也烧不了几天火。我们工程队的院子里还堆着一堆用不

上的木材边角料，原是工程队用来烧火做饭的，现在大部分施工人员都回

去了，留下的几个人也用不了多少，明天让人给你们送一些去，哪能让记者

拾柴影响工作。”第二天，他果然派人给记者站送来了一车零碎木材，还有

一壶供引火用的柴油。这可真是雪中送炭，缓解了记者站的燃料困难，让

我们安安全全地度过了严酷而漫长的冬天。对于他们给予的帮助和支持，

我一直心存感激，至今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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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此刻，就让群山醒来

让苍鹰追逐高原古朴苍茫的寓言

书写只属于高原报人的永恒记忆

那一双双穿越岁月风霜的手

将第一个油墨的黎明

印在 1956 年万物复苏的春天

那一步步跨过雪山大河的脚

踏碎牦牛驮队的喘息

将第一缕黎明的曙光

洒在喜马拉雅之巅

就像风，就像春天的青稞

在缺氧的高原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那面不落的旗，悬挂在历史的岩壁上

昭示着不变的初心和永不停歇的脚步

翻身农奴放声歌唱

雅鲁藏布奔腾不息

太阳的光芒，穿过雪山、草原与河流

穿过七十年的风雨沧桑

穿过康巴汉子的热血藏北草原的牧歌

穿过林芝河谷的桃花亚东边陲的马铃

映照油墨飘香的漫漫邮路

那么此刻，就让风打开七十年的合订本

翻阅属于一代代高原报人的时代印记

雪域大地的嘹亮号角

把党的声音传遍雪山牧场

从三江流域到西部高原

从帐篷炊烟到城市灯火

字里行间，都是寒冬里的滚滚春潮

那定格高原巨变的每帧影像

都在书写改革路上的时代荣光

每一个明天，都是尚未印刷的

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崭新一期

始终不变的，是对这片离天空

最近的土地最深的俯身

是阴霾扫尽后的灿烂朝霞

一代代人，在高山大河，一笔一划书写

筚路蓝缕的艰辛跋涉

一代代人，在田间地头，按下镜头快门

记录高原血与火的历史瞬间

那油墨飘香的纸张

每一页，都是雅鲁藏布奔腾不息的浪花

每一行，都是唐古拉山昂然挺起的脊梁

每一字，都是饱经风霜的雪莲花

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雪线，绽放芳华

从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

从驼峰邮路到卫星传输

每一次嬗变

都镌刻着改革的阵痛和裂变

从告别纸笔到迎来光电

从人工智能到系统变革

每一次升级

都是凤凰涅槃后的浴火重生

那么此刻，就在高原的晨曦里再次启航

号角声起，新征程上旗帜猎猎飘扬

在智能化的数字浪潮中

每个人都是一个弄潮儿

以笔为翼逆风飞扬

在时代长河中扬帆奋进

把高原报人的梦想

深深烙在新时代的无字丰碑上

而灯塔，依然照亮前行的方向

纸短情长的墨色依然鲜亮

不变的初心，不变的信仰

传承不变的思想光芒

践行“四力”的脚步勇敢向前

无数支高高擎起的如椽巨笔

像无数双耸起的春天的臂膀

在一代代高原报人的汗水里

在广阔无垠的高原

续写新时代的精彩华章

注：

1956年 4月 22日，《西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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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域
华
章

—
—
献
给
《
西
藏
日
报
》
创
刊
七
十
周
年

统筹：张晓明 次仁罗布
策划、组稿：尼玛潘多
本版编辑：扎西拉姆 张丽萍
美编：周科

张
晓

明

人生的旅途中有许多个驿站，那是短暂歇息的地方，也是重新奔向远

方的又一个起点，《西藏日报》对于我而言，是人生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驿

站。回想过往时日，西藏日报社是我得到淬炼、积蓄力量的重要地方。在

这里，我一点点地成长和进步，为日后的文学创作夯实了基础。

我到报社后的第一个工作部门，是藏文编辑部的翻译组。那时，我心

里其实有个愿望，就是去汉文编辑部的“雪莲花”副刊当编辑。

由于我长时间不使用藏文，感到很生疏，好在翻译组的领导对我格外照

顾，让我从翻译图片说明开始，再逐渐给我一些新华社的短稿子。几个月下

来，我也可以翻译长稿子了。这期间，我把《藏汉大辞典》翻得很破旧。

在翻译组的日子里，9 点半一上班，藏文要闻组和时事组的同事就会

把计算好字数的稿件送来，组长再将稿件分类后分发给每一个人。拿到

稿件，我们先通读一遍，然后开始翻译，翻译完的稿件要送到组长那儿进

行校审。一上午，大伙儿都非常忙碌，有时下班时，已是中午两点左右。

要是赶上大年三十和全国两会召开，就需要加班到凌晨三四点。让我记

忆最深刻的是，当跨年的钟声响起，我就要离开灯火明亮的家，在阵阵鞭

炮声中走向单位。一路上没有几个行人，路灯幽暗的光照射在寂静的路

面上，让人情不自禁地羡慕起万家团圆的幸福时刻。

翻译组的工作氛围特别和谐融洽，成员绝大部分都是中青年，老翻译

家个个谦逊、温和。藏文编辑部有我仰慕的著名作家扎西班典和索朗，当

时他们在藏语文学创作者中属于佼佼者，是我文学创作道路上的榜样、追

赶的目标。后来，我从翻译组调整到了时事组，跟随仁增白姆老师学习编

辑稿件和画版，第一次接触到了编辑的整个流程。

几年后，我终于有机会调整到汉文编辑部，先后负责“阳光周末”“文化版”

“雪莲花”等版面的编辑工作。在汉文编辑部工作期间，不仅要当编辑，还要兼

做记者。现在跟年轻编辑交流时，我也常同他们提起在报社的这段经历。

一次，汉文编辑部的葛卫平副主任让我去采访藏热乡的一对夫妻，报道

他们通过养殖奶牛致富，为本地青年创造就业机会，实现共同富裕的故事。

稿件完成后，我画好版面，拿着稿件、照片、版面去葛卫平副主任那儿审稿。

他看着版面开始皱眉，让我回去重新画版，我又画了三次，都没有通过。这让

我心里非常焦急，印刷厂的工人不断打电话来催我送稿，但审稿不通过，我是

无权送稿的。我的组长德吉卓嘎和副组长杨军录都帮着我画，但都没有通

过。时间到了中午下班的时候，葛卫平副主任这才拿出一张版面纸，亲自帮

我画。站在一旁，我真切感受到他对业务的精熟，整个版面设计与众不同，我

先前窝着的那股怨气悄然消失。接着，他又提出修改标题的要求。简单吃过

午饭后，我又想了好几个标题拿过去审，但还是没有通过。来来回回折腾了

好久，临近下班时，他帮我起了个标题——《藏热乡的“牛夫妻”》，一下起到了

点睛的作用。那天，在排版工人的怨声载道中，我很晚才下班，但心里却很充

实、很满意。

如今，我离开报社已有20多年，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

心里一直感恩报社，怀念在报社时的那些难忘岁月和一同共事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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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个地方，会成就梦想；总有一个地方，会让你回头仰望。

记得那是 1985年，我还是西藏军区汽车团的一名战士。平时爱看书的我，

试着拿起笔写点东西。连队有一名超期服役的战士，探亲时与家乡的一位小

学老师牵手结婚，成了连队的佳话，他们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经过采访，

我写了一篇通讯《纯洁的爱情》，几经修改，终于在《西藏日报》发表了。这件事

情对我的鼓舞极大，从此我下定决心要写文章。连队条件差，没有桌椅，我只

能拿着看露天电影的小凳子，坐在床边写。本是汽车兵的我，时不时有文章在

《西藏日报》等刊物发表，我也有幸成了团里的新闻人物。

从提笔写文章起，至今已有40年，回想走过的日子，总有许多难以忘怀的记

忆。那时，作为一名义务兵，每月只有10元津贴，时不时收到3元、5元、10元、有

时 20元的稿费，称得上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也认识了许多报社的编辑和记

者，他们给予了我太多帮助和教导，使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

入伍前，我只是高中学历，以我的知识积累，难以写出好的新闻。在连

队，哪位战友有本好书或杂志，我总是想办法借来看。偶尔也用津贴和稿费

买一些杂志看。连队里一位军校毕业的学生干部李泽成，有辆新自行车，每

当我要到报社送稿时，他总是无偿借我使用，让我很是感激。

几年后，我被调到团政治处当新闻报道员。从此，写作不仅是爱好，也

是工作，更是任务。冬天，有时手冻得握不住笔，只好用温水泡一泡冻僵的

手，擦干了再写。那时，我总会骑着自行车到西藏日报社送稿，也会把比较

满意的稿子邮寄到区外报刊、电台。西藏日报社的杨尚迪、廖嘉兴等老师给

予了我很大的关怀与帮助。他们总是耐心帮助我，并指出不足，有时还会拿

起红笔现场帮我改稿。一篇篇稿子，在他们的删删改改中变得大不一样了。

写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需要不断学习，要有敏锐性和洞察力，要有

调查研究、分析事物的能力，还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管是节假日，还是

工作日，时常加班写作到深夜，已是家常便饭。调到军区机关后，我专职负

责新闻报道工作，成了西藏日报社的常客，几乎三两天就要去一趟。我们领

导为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方便我骑车去新闻单位送稿。

2004年的一天，西藏军区文工团的“当兵走西藏”文艺汇演在军区大礼堂

举行，军区首长指示新闻稿第二天必须见报。演出结束时已接近晚上 8点，我

带着两位新闻干事急忙回到办公室写稿，完稿时已近 10 点，接着又马不停蹄

地驱车赶往西藏日报社。报社值夜班的领导知道后，立即让编辑编稿，并对我

们说，要等晚上 12点过后，如没有突发重大新闻，才能确定是否上稿。我与两

位新闻干事在报社总编室守到深夜 12点，定稿后才离开报社。

2009年，我从西藏回到成都，继续用好心中的笔，先后撰写了 200多篇散

文、诗歌、杂文、随笔、评论等，在全国各类媒体发表。其中有 50 多篇是写西

藏的文章，《聂荣，永远不会忘记》等 10 多篇文章在《西藏日报》刊用，不少文

章又被其他网站转载，让我非常感动。

我这大半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写些文字；最有成就感的事，是让写下的

文字变成铅印。回首写作之路，倍感荣幸与骄傲，我定将继续努力写下去。

西藏，我感恩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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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我从当时的日喀则地区计划经济委员会调到《西藏日报》文艺

副刊工作之前，曾在副刊上发表过许多文艺评论文章。因此，我到报社后，

负责编辑文艺评论稿件。那时的《西藏日报》文艺副刊名叫“今胜昔”。

我到西藏日报社工作之前，并不认识报社的任何人。上班后，许多人很

惊讶：“你就是宁世群呀，这么年轻！”很多人读过我写的文艺评论，在他们的

想象中，我应该是位戴着近视眼镜，充满学究味的老人。上班第一天，同组

的降大任老师把他写的研究《仓央嘉措情歌》的文艺评论文章拿出来，要我

提批评意见。降大任老师才华横溢，他可是端着菜碟、就着馒头，坐在办公

桌前一口气“轰”出一篇响当当社论的大才子。他说主要是读了我写的《关

于诗中议论》的文章，想让我谈谈仓央嘉措情歌中的议论入诗问题。我当时

刚进藏不久，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过仓央嘉措情歌，降大任老师的征求意见，

客观上“迫使”我在私下里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时，文艺副刊隶属于汉编部文教组，组长是张成治老师，一个十八军

老战士，也是老报人。他多才多艺：我们组版画版时，需要用尺子等工具量

着计算字数、图片大小，他老人家功力深厚，组版画版，三两笔下去，绝对精

准；他的书法不错，副刊组版讲究艺术效果，因此经常请他题写文章标题，然

后制版。他对年轻人十分友善，经常诫勉鼓励。有一次，我与王崇寿结伴索

要他的书法作品，他挥笔给王崇寿写了一幅“临渊羡鱼，莫如退而结网”，给

我写了“苦中乐”三个字。

理论组紧邻文教组，由高延祥任组长。高老师永远是笑眯眯的模样，他

不仅理论功底扎实，还是个有着文学梦的人，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部 20 多

万字的长篇小说。高老师拿着手稿对我说：“请你读后多提宝贵批评意见，

但不要让别人看见。”那时候我年轻，读了他的小说后，十分坦诚地谈了我的

看法，他也是一点都不生气。通过与高延祥老师的接触，我在理论方面也提

高了不少。

当时在汉编部，想著书立说的人不少，蔡贤盛老师也是其中一个。有一

次据说他拿到了较丰厚的稿费，文艺副刊组的同仁们跟着起哄，嚷着要他请

客。蔡贤盛老师精打细算，从市场买来菜，在理论组刘忠老师的家里，大家

一起动手，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肴，搓了一顿。理论组的朱明海老师，每天夜

间到办公室写小说。他很神秘，也很刻苦，小说写了几尺厚——主要原因是

报社当时用的稿纸是每页 200字，10万字就需要很多稿纸。他写的小说从不

让人看，我曾问过他，他只说写的是自己当年的知青生活。还有刘济民老

师，不露声色，更是神秘，大家只知道他在写书，但不知道写的是什么内容。

后来，我在新华书店见到过刘济民老师写的那本书，是介绍西藏山水风光的

通俗读物，我特意买过一本。

后来我转去当记者后，在《西藏日报》上发表的主要是新闻稿，但我仍然

惦记着副刊这块阵地。采访之余，我写了许多散文诗，报告文学、散文等，绝

大多数发表在《西藏日报》上。我与《西藏日报》文艺副刊，就像草原上的黑

牛毛帐篷与黑牛毛绳，牢牢拴着我悠远的思念和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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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初心不改到薪火

相 传 ，是《西 藏 日 报》70
年 最 坚 实 的 履 痕 ；从 纸
墨 铅 字 到 视 听 网 络 ，是

《西 藏 日 报》70 年 旅 程
最美的转身。70 年征程
浩 荡 ，她 与 时 代 同 频 共
振 ；70 年 初 心 如 磐 ，她
与读者相伴同行。许多
人 从 这 里 出 发 ，以 新 闻
为 使 命 ，用 责 任 和 担 当
记 录 高 原 上 的 点 滴 变
迁 ；许 多 人 从 这 里 得 到
鼓舞，毅然拿起纸笔，书
写 更 广 阔 的 天 地 。 在

《西 藏 日 报》创 刊 70 周
年之际，《西藏日报》“格
桑梅朵”副刊特推出“我
们，从这里出发”主题连
版 ，分 享 报 人 、读 者 与

《西 藏 日 报》的 深 厚 情
缘，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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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西藏日报社门口的山楂树。

图②：1985 年，西藏日报社剪报

资料室。

图③：黄锡景在牧民家中采访。

图④：卢小飞在采访路上。

图⑤：1953 年，西藏日报社第一

个社址——桑都仓大院。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视觉频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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